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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大赦国际呼吁营救陈真萍（左） 图：法轮功学员介绍功法（右） 

现场观众很认真的聆听，并纷纷

在营救法轮功学员的征签表上签下

了自己的名字。  

世界村活动中设立的法轮功展

位前，围满了来了解真相的人们，他

们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

刑和活摘器官的暴行感到震惊，都主

动签名反迫害。  

有六个年轻人愤怒地表示，他们

无法接受中共当局对活生生的人进

行活摘器官的野蛮行为，这太残忍

了。他们会告诉身边认识的人们关注

此事。最后，他们在签名反迫害后才

离开。  

活动期间，学员简单介绍了法轮

功和征集反迫害签名的缘由，很多人

都毫不迟疑地签名，征签桌前常出现

排队签名的感人场面。◇ 

员在中国无辜被迫害的现状，呼吁在

坐的观众一起帮助营救陈真萍。  

陈真萍因为修炼法轮功，于二零

零八年在郑州市农业路关虎屯小区

的家中被当地国安国保绑架走，然后

被金水区人民法院秘密判刑八年，现

被关押在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目

前陈真萍的律师李苏滨仍然无法见

到陈真萍。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的

监狱长每星期对陈真萍谈话，强迫她

说监狱没有对她进行过迫害。包夹朱

仙枝（河南省偃师市）、王红梅（河

南省三门峡市）、狱警牛旭、袁文娟

想尽办法对她进行转化，变换各种方

法迫害她，到下半夜两、三点还不让

她睡觉，还指使刑事犯把陈真萍的亲

友汇的钱、卡偷走，无钱购买基本生

活用品。  

芬兰世界村  民众谴责中共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

五至二十六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大型文化交流活

动——世界村。该活动每年都吸引几

万人前来参加。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

次活动，他们所揭示的在中国发生的

迫害事实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本次世界村活动安排了遭受中

共非法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演

讲台下，民众静静地聆听学员遭受中

共非法监禁八年的案例。听到中共警

察连续十四天每天二十四小时日夜

轮番审讯逼供，使用电棍电击、长时

间铐脚镣、不许睡觉等方式，企图瓦

解法轮功学员的意志，使其放弃修炼

的情况，人们为之动容。了解到芬兰

政府对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营救，让

一对坚修法轮功的学员能在因迫害

而分离十一年后得以团聚，观众们激

动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世界村法轮功活动的议题之一

是大赦国际组织呼吁营救河南郑州

法轮功学员陈真萍。陈真萍的两个居

住在芬兰北部的女儿金昭宇和金昭

桓被邀请到了现场。大赦国际的代表

阿奴•杜佳宁（Anu Tuukkanen）介绍

了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轮功学

匡正义 福运来
村长夫妻以前有很重的胃病、

心脏病等。保护大法弟子之后，夫

妻俩身体的病都消失了。后来，他

不担任村长了，自己育树苗卖，别

人的树苗都卖不出去，他却卖了高

价。他自己说：这几年干啥都顺。

丈夫手上瘤子不见了 
中共迫害后，郑威（化名）一

如既往支持妻子修炼法轮功。有时

他和妻子说：你也给我点真相贴，

我也立点功德。郑威晚上贴完，第

二天早上还去看贴得正不正。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市、

县里十六个警察开着五辆警车到郑

 

保护好人村长干啥都顺 
辽宁某县一个村长，他的同学

是法轮功学员，常给他讲真相，村

长夫妻俩声明退了党，还经常念“真

善忍好、法轮大法好。” 

二零零三年这位同学被迫流离

在外，她丈夫找到村长说：眼看年

底了，你嫂子得回家过年啊！村长

说：好，我和你一起去乡里派出所。 

村长找到派出所所长说：“要

是为法轮功的事，你们就别去我们

村，我不欢迎你们。要是别的事，

我欢迎你们来。”该法轮功学员回

家后，派出所再没去骚扰。 

威家，偷偷跳到院子里把妻子的妹

妹（法轮功学员）绑架，当时妹妹

昏过去了，恶警要把人带走。 

郑威质问恶警：今天妹妹要是

有个好歹，你们谁也别想出这个院。

人家法轮功就是好嘛，全世界都在

炼。恶警马上松了手，临走，恶警

让郑威担保，他说：我管你那臭事。

晚上郑威嘱咐妻子姐俩离开家，第

二天警察来绑架，扑了空。 

郑威的手指上长个瘤子，自从

保护妻子和妻妹，并念“真善忍好，

法轮大法好”十天后，手指上的瘤

子不见了，现在身体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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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武丽昏君死过去，醒过

来后，恶警还要继续逼供。武丽君告

诉他们，打死都不会说的。当时，动

力分局迫害法轮功的首要恶警是杨

守义。  

二零零二年一月，武丽君遭诬判

九年，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迫

害。在黑龙江女监，武丽君曾被注射

毒针，武丽君说：打上毒针之后，身

体非常难受。在大冬天，武丽君和其

他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恶警

们拉出去冻着。然后，被恶警逼迫在

又阴冷又潮湿的水房里戴着背铐罚

站。当时，主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是

姓康的大队长。  

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四年来，武丽

君坐冤狱十年。她刚刚获得自由不

久，就又遭绑架，再次面临非法起诉、

判刑。望外界正义人士关注。◇ 

被劫持到北京第十三处看守所，她被

强行戴上手铐，手铐勒到肉里去，手

肿得象个大馒头。二十多天后，武丽

君又被劫持到哈尔滨市看守所，她拒

绝背监规，遭狱警又踹又打，被戴上

最大的脚镣。  

后武丽君被非法劳教一年。在臭

名昭著的万家劳教所，武丽君被武姓

大队长、张波等恶警迫害。武姓大队

长唆使劳教所里面的犯人强行把武

丽君及其他法轮功学员绑在暖气管

上，脚尖沾地，数小时。很多法轮功

学员都昏死过去。  

被非法判刑九年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武丽

君又遭绑架。在哈尔滨动力分局，几

个彪形男恶警把她锁在铁椅上，给她

戴背铐，并殴打她。肖姓恶警用塑料

袋捂她的头，欲逼迫武丽君出卖其他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哈

尔滨法轮功学员武丽君，因坚持信仰

“真善忍”，曾遭中共十年冤狱迫害。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七日，武丽君在呼

兰区利民开发区被人构陷后再遭绑

架。五月十四日，呼兰区检察院对她

非法批捕，图谋加重迫害。现武丽君

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  

武丽君，女，一九五三年三月三

日出生，原哈尔滨市动力区轴承厂工

人。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开始修

炼法轮大法“真、善、忍”，由一个

自私的人变成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

的好人。  

被非法劳教一年  

中共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公

开迫害法轮功。二零零零年一月，武

丽君进京上访，为自己信仰的法轮大

法说句公道话，还没走到上访办，就

曾遭十年冤狱  武丽君再次面临非法起诉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妈妈陈

秀梅粘贴法轮功真相资料时，再遭绑

架，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前进劳教所。

亲属、邻居不敢将噩耗告诉闫树

鹏，怕他承受不了这连续的灾难，可

这并没有减轻他精神上的痛苦。  

思亲的苦闷，压抑的绝望，致使

闫树鹏在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日再

度精神崩溃。  

乡亲们对这一善良人家的遭遇

无不动容。二零一三年四月，村委会

和数百名乡亲按红手印、签名，并和

家属去劳教所要人。在乡政府盖公章

时，乡政府的人都同情地说：一切手

续都齐全，快去劳教所把人接回来

吧。然而前进劳教所不断刁难，陈秀

梅仍被监禁。四月十六日，闫树鹏从

亲戚家中再次出走，现在已被送往精

神病院。 ◇ 

男孩闫树鹏， 

家住黑龙江省双 

城市单城镇政德 

村。小树鹏曾拥 

有一段无忧的童 

年。他的爸爸闫 

善柱、妈妈陈秀 

梅，都是法轮功 

修炼者。在他的 

眼里，生活贫穷 

富足并不重要，只要有一个健全的

家，那便是完美的生活。  

可是，自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

害开始，小树鹏的家庭，和中国大陆

千百万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家庭一样，

遭受了无边的苦难。  

二零零零年一月，小树鹏的爸

爸、妈妈到北京为法轮功讨公道，证

实法轮大法是好的，却双双被绑架、

非法关押在双城第二看守所半个月，

后被勒索六千元钱，才被放回家。那

年，小树鹏七岁。  

时隔一年，小树鹏的爸爸闫善柱

再次进京申冤，被单城镇派出所恶警

非法截回，再次关押在双城第二看守

所，后被劫持到臭名昭著的长林子劳

教所迫害三年。因为闫善柱拒绝放弃

修炼，经常遭恶警酷刑折磨。一次，

闫善柱被吊挂在小号里，劳教所所长

石昌敬亲自用电棍电击的他的脸。闫

善柱绝食抗议迫害，被劳教所野蛮灌

食，导致其感染重型肺结核病。  

二零零三年，闫善柱结束三年非

法劳教时，身体已被迫害得极度虚

弱，不幸于二零零四年十月三日含冤

离世，时年三十六岁。那年小树鹏只

有十一岁。 

树鹏的妈妈陈秀梅也多次遭迫

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的一天，陈秀

梅正在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单

城镇中共恶徒陈福彬、范子林等六、

七人突然闯进，强行将她绑架。陈秀

梅被抓走时，连大衣都不让穿，在镇

会议室遭恶徒的暴打。十多天后，陈

秀梅再次遭到单城镇中共恶徒陈少

伍的暴打。 

是谁逼疯了十五岁少年？ 

图：写在照片上的思念（闫善柱夫妇）

小树鹏害怕再失去妈妈，他的恐

惧感与日俱增。大约在十四岁的时

候，他终于无法承受随时都可能降临

的灾祸，精神失常了。  

图：曾经的小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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